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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符号: 一个符号现象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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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符号学与现象学是两种殊途同归，最终探讨意义的学问。身体是符号学与现象学的结合部，本文认为

身体作为最为原初的符号具有符号性，同时也使符号具有身体性。身体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自我也是他者，既

具有空间性又具有时间性，是一种间性主体; 身体是表意活动的起点，也是原初价值判断的标尺，是我们在世界上

的定位坐标，一种指示符号。身体主体是一个敞开的概念，不仅限于人的身体，宇宙空间中具有大量沉默的身体主

体，这对于探讨符号的边界和特征有一定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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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是一门从符号形式着手研究意义的

学问，主要关注形式的意义与意义的形式，其思

维方式与分析哲学有颇多相似。分析哲学与传

统主体论哲学是 20 世纪两种隔膜很深的哲学

思潮，似乎符号学与主体论哲学也是两种“道

不同不相为谋”的思维方式，然而二者都关注

意义问题，殊途而同归，符号学势所必然地与传

统主体论哲学展开对话。20 世纪的西方思潮

中现象学是一个重要支柱，存在主义、阐释学等

都是从现象学发展而来，符号现象学是二者

“结亲”的第一站。
“在符号学内部对符号的理解大致有以下

5 种不同的理论范式: ( 1) 以索绪尔等人为代表

的语言符号观……( 2) 以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和

生物学家岳克斯库尔为代表的符号学观……
( 3) 以胡塞尔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符

号学观……( 4) 以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为代表

的行为主义符号学观……( 5) 得益于皮尔斯符

号学框架发展出的认知符号学观。”［1］ 哲学符

号学中存在符号学、主体符号学等研究已经取

得很大成绩，但对现象学中的“身体”这一概念

的符号学讨论却不多。现象学中梅洛·庞蒂以

身体现象学而闻名，所以对于身体的符号学讨

论，梅洛·庞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大家。本文

的意图不在于对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作符号

学的注解，对其从现象学到存在论的转变，本文

也只是选取能为我所用者。

一、身体作为符号

此前关于身体与符号的讨论，存在的一个

最大问题是将身体排挤出符号的范围，认为身

体是一种直接感知，符号是对身体的延伸，是一

种间接的感知和媒介的行为。如王彬《身体、
符号与媒介》一文，将人类传播模式分为四个

阶段，认为这四步演进是身体逐渐退场与符号

不断增值的过程，最后是符号的狂欢与身体的

死亡，“前语言阶段的身体媒介与口语阶段词

媒介结合所产生了巨大能量，媒介杂交催生了

苏格拉底、孔子和耶稣等先贤圣哲……符号化

传播阶段，身体退隐为传播的终端，传播媒介却

逐渐被外在于身体的物质技术和机器设备所取

代……身体总会生老病死，符号却永生。一旦

思想被符号化，身体就退出传播过程”［2］，最后

作者呼唤回归身体，重估身体价值。《身体活

动与符号演进》一文的作者张晓虎甚至说:“符

号只是抽象和凝聚了身体的经验、感受而已

……于是而把偶然的工具成为典范、样板而具

有了超出个别实物的普遍意义，这就是符号

化。”［3］作者把符号当作抽象的、普遍的东西而

对其不屑，实在是对符号一词的误解。这种误

解很大程度上是受波德里亚为代表的社会学思

想影响，波德里亚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

会里，消费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符号化的操控，这

种符号化的操控导致身体的同一性，也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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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之死，最后剩下的只是虚幻与泡沫。这种

对符号的误解加上人类的“伊甸园情结”，很容

易被社会接受和鼓吹。
这种对符号的误会不只是符号学之外的学

者对“符号”滥用的结果，符号学学者本身一开

始对“符号”的定义也有欠妥当。索绪尔将符

号看成一个整体，它包括概念和音响形象两部

分，即所谓的“所指”与“能指”，能指与所指对

等，符号与其他符号对等，其“指称”与“代表”
意味不言而喻; 皮尔斯认为“指号或表象是这

么一种东西，对某人来说，它在某方面或以某种

身份代表某东西”［4］277 ; 西比奥克认为“信息与

符码、信源与目的地、渠道与语境这六个因素通

过分离 或 组 合 构 成 了 符 号 学 研 究 的 丰 富 领

域”［5］，形象地说符号就是输入( input) 与输出

( output) 这一活动涉及的全部因素。这些对符

号的定义可谓经典，本身也没有问题，但是这些

定义全部都强调符号的指称或“代表”作用，以

后的符号学对“符号”的定义更是将这一作用

强调太过，致使“符号”一词容易俗化。无论是

能指指称的所指还是皮尔斯所谓的“对象”都

不一定是客观实在，它们更甚至是无，不做符号

学研究的学者就容易认为身体属于直接感知而

将其排挤出符号之外。笔者认为赵毅衡先生对

符号的定义:“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

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

意义”［6］更具有包容性。这一定义看似简单，却

能包容很多话语，“被认为”强调了符号接受者

的作用，与阐释学、接受美学天然相近，“携带

意义”可以与西方传统的主体论哲学讨论的

“本体”和“意义”展开对话，“感知”一词悬置

了“所指”或“对象”是否客观实在，与现象学精

神相通。
回过头来再说“身体”一词。总体上看，始

于笛卡尔的早期现代哲学具有明显的身心二分

论思想，主要关注的是纯粹意识、纯粹心灵，因

此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内在形而上学、主体形而

上学。由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可见，在

笛卡尔眼里，人或者主体主要属于思维、精神、
心灵的范畴，我们的身体被排挤出了认识自我、
相互认识以及认识世界的过程。“心灵属于思

维，肉体属于广延，二者都是实体，哪一个都不

需要另一个的概念，因此是彼此独立的。因此

笛卡尔彻底否定了心灵与肉体之间的有形影

响，这是二者的机械联系。”［7］在黑格尔之后的

现代哲学中，意识主体和理性主体遭到严重批

判，心灵退场，又出现了尊身抑心的趋势。然而

新时期的很多哲学家又倾向于身心的结合，将

意志、情感、思维、经验等与身体结合，理性主义

与科学主义又走到了一起，这些人主要有马勒

伯朗士、比朗、柏格森、胡塞尔等人。
但这些人讨论心灵与肉身的结合仍然是僵

化的，梅洛·庞蒂吸收了他们的思想，将心灵与

肉身动态地结合起来，名之为身体，二者结合的

机制就是运动机能。“运动的背景不是外在地

与运动本身联合或连接在一起的一个表象，它

内在于运动，它激起运动，每时每刻支撑着运

动，对主体来说，运动的学习就像知觉一样，是

与物体打交道的一种最初方式。”［8］151 灵肉以运

动的形式形成身体图式，“身体图式应该能向

我提供我的身体的某一部分在做一个运动时其

各个部分的位置变化，每一个局部刺激在整个

身体中的位置，一个复杂动作在每一时刻所完

成的运动的总和，以及最后，当前的运动觉和关

节觉印象在视觉语言中的连续表达”［8］132，总之

形成了一个围绕身体的空间，身体不是内在于

而是寓居于空间中。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

赋予了身体主体性的地位，将笛卡尔的意识主

体发展成身体主体或话语主体。
皮尔斯的符号现象学理论将现象成分分为

三个范畴，第一类范畴包括现象的许多性质，如

红、苦、乏味、硬、令人心碎等; 第二个范畴包括

现实的事实，它虽然不是现象的全部呈现，却是

特定时间地点的整体呈现; 第三个范畴是我们

称作法则的东西，它介于第一范畴和第二范畴

之间，需要靠分析、反思获得。［4］168-174第一范畴是

初始获义的对象，也是符号现象学着手的第一

步，它存在于主体的真实存在之中。现象的性

质，如苦，直接作用于身体，需要身体的直接感

知，赵毅衡先生叫它“形式直观”。“意识的‘形

式直观’，是获得意义的必要条件。直观的动

力是主体意识追求意义的意向性，意识的这种

‘获义意向活动’投向事物，把事物构筑成‘获

义意向对象’，以期获得意义”［9］。在梅洛·庞

蒂看来，身体就是主体，所以这种“形式直观”
的主体意向性就是梅洛·庞蒂所谓的身体意向

性。身体不仅参与初始获义，还参与初始赋义

和初始表意。身体在相对于他者的身体的对话

中获得自身，它不仅是被动地获得意义，还主动

地发送意义，同时身体的直观呈现还是一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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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符号文本，参与表意。理想的符号表意活

动是一种对话活动，身体参与这种对话，身体的

对话就是梅洛·庞蒂所谓的身体间性，后文笔

者将重点介绍。
总之，身体是符号表意的原初，既是主体又

是客体; 既是符号发送者，又是符号文本和符号

接受者; 既参与符号现象的初始赋义，又参与初

始获义和初始表意; 既是发送器，又是传感器和

接收器。所以严格说来身体不仅是符号，还是

符号场，身体寓居其中的身体场是一种直观的

符号场，是符号现象学以及认知符号学着手的

第一步。

二、符号的身体性

如果上文的讨论可以叫做“身体的符号

性”，那么这一部分可以叫做“符号的身体性”。
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是一个有意向性的主

体，同时根据他的语言现象学理论，语言与话语

的主体有密切的联系，言语可以是我的言语，也

可以成为他人的言语，言语沟通着自我、事物、
他人、世界，言语就是身体，就是他后期思想中

的“肉”。总之，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主

体、言语是三个对等的概念。
我们倒不必全盘接受梅洛·庞蒂语言现象

学的观点，在此笔者只接受这一观点，并提炼

为: 身体是一个有意向性的主体，是符号的原初

发送者，符号由身体延伸开去构成延伸符号，所

以符号必带有身体性。此处的身体不只是人的

身体，人的身体是身体显现的一例，接受这一观

点可以与当代符号学的发展接轨。由索绪尔开

创的语言符号学范式经巴尔特的发展主要用于

文化符号学领域，而皮尔斯开创的符号学模式

使符号学延伸到文化以外，经西比奥克、乌克斯

库尔等人的发展，符号学已经开拓到动物符号

学、生物符号学、总体符号学等领域，同时当代

符号学还挖掘出了古代病理学适用于符号学的

合理成分。然而文化符号学毕竟占符号学的最

大比重，符号学是由“人”发展出来的学问，人

的身体之于身体犹如语言之于符号。人之外是

否还有具有意向性的身体我们不能断定，就像

我们对于宇宙中是否存在外星人或者还有哪些

不明天体只能悬而不论，此类似于现象学的

“悬置”概念，按梅洛·庞蒂的说法就是“沉默

的自我”“沉默的他者”。
具有认知和实践意义的符号主要源于人本

身，人就是人的身体。人以自己的身体传情达

意、认知他物。完整的身体具有天然的语言能

力，当语言不足以传情达意的时候人总是退回

到更原始的身体，即肢体。《诗大序》中说:“情

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

足故咏歌之; 咏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生活中当碰到言语的尴尬时就会举动

失措、手舞足蹈，在接触交流的时候肢体语言承

载着更多的信息交流。“言语是我们的生存超

过自然存在的部分。但是，表达活动构成了一

个语言的世界和一个文化的世界，使趋向远方

的东西重新回到存在，由此形成了就像获得的

财富 那 样 拥 有 可 支 配 意 义 的 被 表 达 的 言

语”［8］255，没有人类表达活动参与的世界就像一

团星云，模糊不清。人类将远方的东西重新拉

回到存在也是以身体为基础的，《易传系辞下》
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

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

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类万物之情”，此“观”就是对外界物象的直接

感知、直接呈现。在语言符号中，对事物的命名

常以人的肢体、感官为依据，如“桌腿”“山脚”
“腹地”“洞口”。宗教思想家伊利亚德认为“直

立的姿势已标志着超越了典型的灵长目动物的

状态，因为只有在清明状态中才能保持直立的

姿势。也正是因为这种直立的姿势，人类才有

了一种猿人所无法进入的空间架构: 从一个

‘上’—‘下’中轴向四方散开。换言之，空间是

围绕着人的身体而组成的，可以向前、向后、向
右、向左、向上、向下延伸。”［10］仍以空间概念为

例，梅洛·庞蒂认为当我们说一个物体在一张桌

子之上时，原则上是我们将我们的身体与外部物

体的关系用于该物与桌子的关系上，外部关系都

是我们身体关系的“投射”或“唤起”，精神性盲

的身体空间概念受损，需要“准备运动”才能使

刺激定位与触觉辨认成为可能。
我们不能自大地认为宇宙空间中只存在人

的“身体”，“沉默的身体”随时都可能变得显

明，这需要大量的符号“试错”活动。“据日本

媒体 21 日报道，日本福冈县一名少年 3 年前被

醉酒驾驶司机撞死，他的忠心柴犬至今仍在灵

前守候，好像在等小主人回家”［11］，忠犬的故事

层出不穷，但是忠犬之“忠”是犬的身体意向性

还是生物机体的意动性，至今还无法探明。名

为汉斯的马能够做一些确切知道答案的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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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结果证明它不过只是很会观察人类的暗

示。与动物机体类似，“人机对话”也是人类立

足于自我的身体试探他者身体的活动，“通过

对话体的语用定义得出的所有结论可以使图灵

测试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 有必要在机

器与机器人之间做一个区分，甚至可以假设机

器可能在将来表现出对话体互动的能力”［12］。
但是我们不能太过乐观，机器人缺少完整的身

体意向性和性别，机器人的意向性是一种“借

入的意向性”，我们不能断言机器人能否变成

身体主体。同理，宇宙中是否存在外星人的问

题最终也是确定地球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身体

主体的问题，观察到不明飞行物与向宇宙中发

射探测信号都只是单向的符号交流，与按动一

个机器的开关，说“我命令你”没有本质的区

别，单纯的信号反射也不能确定宇宙中是否存

在“身体主体”，只有双方身体卷入并形成一个

相对独立的身体空间或宇宙空间，在这个空间

中不仅有符号意义的传达，还有符号意义的变

型和再生，我们方能说宇宙中还有一个作为他

者的自我。

三、身体的时空性

在现代哲学的早期发展历程中，意识主体

一直居于核心地位。自古希腊哲学以来对意识

主体的思考从来没有断过线，综合起来主体概

念的“进化”经过了这样一些阶段:

( 1) 我命令你( I order you)

( 2) 你命令我( You order me)

( 3 ) 我 意 识 到 我 命 令 你 ( I sense I order
you)

( 4) 我意识到你命令我 ( I sense you order
me)

( 5) 我意识到我意识到我命令你 ( I sense
that I sense I order you)

( 6) 我意识到我意识到你命令我 ( I sense
that I sense you order me)

第( 1) ( 2) 阶段是动物机体阶段，此时没有

主体可言，第( 3) ( 4) 阶段是普通人都能达到的

阶段，第( 5) ( 6 ) 阶段是哲学家、符号学家等思

考着的人能够到达的阶段，用笛卡尔的话来说

普通人能够“我思故我在”，思想家是“我知我

思故我在”。由此可见意识主体的发展已经相

当成熟，但是身体却没有卷入。换言之，传统的

意识主体一直处于超越的地位，而不是一种

“此在”的主体，梅洛·庞蒂提出了身体主体，

算是补了这一缺。他认为“我正在说话，而且

我认为是我的心在说话，我说话而且我相信人

们向我讲话，我说话并且我相信某人在我身上

说话，或者甚至某人在我向他说话之前就知道

我将向他说话———所有这些通常联系在一起的

现象应该具有一个共同的核心”［13］18，即具有意

向性的身体。作为“此在”的身体主体具有时

空性，身体的空间性是一条横向轴，而身体的时

间性是一条纵向轴，二者是对身体的定位，身体

主体以此为基点展开符号活动。
身体通过发送信号或者符号确立身体空

间，梅洛·庞蒂叫它意向性逆反，确立身体空间

的过程具有亲在性、直接性、感官性，抽象的、理
性的、精确的思考是身体认识空间现象的第二

步。当我们骑车穿过夹道，我们不需要经过抽

象思考就能形成人与道之间的空间概念，就能

本能地确定是否能够穿过夹道。皮尔斯分析的

火炉的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当儿童

被告知火炉是热的时候，儿童的身体并没有全

部卷入，所以不能形成火炉是热的，需要与它保

持距离的明确概念，当儿童触摸了火炉，感受到

热度之后才形成明确的热概念，并终身保持对

火炉的戒备，也就是说在儿童与火炉之间的身

体空间才能确立。按符号现象学的观点，对事

物的认识不能跳过感知阶段，“经验是生活的

过程。世界是经验的反复灌输。性质是世界的

单子成分，任何事物，不论它多么复杂和异质，

都有其独特的性质，感觉的可能性只是感官对

它的反应”［4］180。在两个身体之间形成的符号

交流是完整的、理想的符号交流，也即是说这是

身体间性的交流，我所尊重的他者身体由于我

而活，正像我由于他而活一样，“在我的眼里，

他人因此始终处于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之边

缘，他属于我一边，他在我的边上或我的后面，

他并不处在我的注视挤压和掏空了全部‘内

在’的地方。完整的他人就是一个其他的自我

本身”［13］150。在两个身体的符号交流中，身体同

时集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于一身，形象地说

就是“盲人提灯”。
围绕身体还可以形成一个身体时间。我们

看见一张苍老的脸就会猜想她以前一定饱经风

霜，祝愿她以后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身处目前

的处境，考虑到自小父母对自己的无私付出，对

以后的抉择就会举棋不定; 有过失败的恋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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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眼前心仪的人就会再三考虑……“在一个运

动的每一时刻，以前的时刻并非不被关注，而是

被装入现在，总之，目前的知觉在于依据当前的

位置重新把握一个套着一个的一系列以前的位

置。但是，即将来到的位置也被装入现在，通过

即将来到的位置，所有直至运动结束来到的位

置也被装入现在”［8］136，身体时间的进程就是一

个从现在到过去的转变、从将来到现在的转变

的进程。身体现在就是现象学的“现象”概念，

它是实在的、外显的、直观的，身体过去是被指

涉的，身体未来是被衍申的。皮尔斯将符号元

素分为三部分: 再现体、对象、解释项，再现体是

这么一种东西，对某人来说，它在某个方面以某

种身份代表某个东西，对应于他现象范畴理论

中的第一第二范畴，即性质与事实范畴，对象是

再现体代表或指涉的东西，它可能实在、虚在或

无，对于符号现象学来说它实在与否并不重要，

解释项是一个更加展开的符号，一个具有衍义

潜能的符号。对应身体时间，身体过去相当于

对象，身体现在相当于再现体，身体未来相当于

解释项，三者统一于身体中，形成如下图示:

身体过去( 对象)





身体

▲

▲

身体现在( 再现体) 身体未来( 解释项)

“人们可以回忆过去并展望未来; 人们可

以以一种心理的或者‘被感知’的方式来拓展

当下，包容无限量的过去和未来; 人们可以通过

归纳提炼的方式超越此时的空间和当下的时间

……这三种驾驭时间的能力使人对时间性拥有

极强的控制力”［14］，但是身体现在是身体的基

础，身体过去因现在而为过去，因现在而有意

义，身体未来因现在而有展开的势能。
总之，身体兼具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

地位，同时关联着过去、现在、未来，形成了围绕

身体的时间与空间，身体是我们在世界中的定

位，是充盈这个宇宙的一个指示符，我们以身体

为基点展开符号交流。同时，身体也是我们原

初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身体就像满天繁星，

因民族、文化、国别等因素聚集起来的身体就像

宇宙的星系。

结语

在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那里，身体就

是人的身体，本文结合符号学的当今发展，以人

的身体为标尺将“身体”作为一个敞开的概念，

认为人的身体之外还有若干隐匿的身体。在

“身体”的概念下面，我们可以探讨符号的边

界、符号的特征等问题。身体自身就是一个符

号，而且是初始的符号之一，承载着初始赋义与

初始获义的功能。身体具有符号性，同时符号

又具有身体性，身体是我们在世界上的定位坐

标，也是原初价值判断的标准。如果我们要为

符号表意追溯一个源头的话，身体就是这个

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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